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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实现路径及替代机制 
——基于 186 个文献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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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66） 

摘 要：借鉴“组态视角”的研究思想，基于自由发展理论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运用中国知网等平台收集公开发表的 186个案例材料，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状况差异的条件组态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最核心因素是内部因素中的精英带动，不

具备精英带动条件的村集体经济很难有较好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体现为市场导向型、产业发展

型、资源开发型和生产服务型四种发展模式。在特定因素既定的条件下，因素间可以通过等效替代以殊途同归的

方式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因素替代，农村集体经济能实现从被动发展到主动发展的模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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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iving factors, realization path and substitution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Based on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ase study of 186 documents 

LIU Hao，LYU Jie，HAN Xiaoy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66, China) 

Abstract: Using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for reference,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framework of driving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as been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free development theory; 186 published cases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platforms such as CNKI; the condition configuration and action mechanism resulting in the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i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ave been revealed by adopting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e factor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the elite 
driving of the internal factors. Without the condition of elite driving, it is difficult to develop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re are four implementing path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market-oriented typ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yp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type and production service type. Under the given conditions of specific factors, the 
factors can be replaced by equivalent ones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in different ways. 
Through factor substitution,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can transform from passive development to act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riving factors; implementing path; substitution mechanism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解决农民增收及农村治

理问题的有效路径，更是实现乡村振兴、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力支撑[1,2]。现阶段我国实行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3]。就“统”的层面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 2016 年安徽凤阳县
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坚持农村土地

农民集体所有，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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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占有土地和重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构成了农

村集体产权结构的主体，在产权结构中起到了重要

支撑作用。集体承担生产服务、管理协调和资产积

累等不适宜分散经营的职能[4]。《中国农村经营管

理统计年报（2018）》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共有
54.55万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总收入 4912亿元，
占有着 4.2 万亿元的巨量集体资产。根据《中国农
业年鉴》的统计数据，在 21世纪初的 20年间，农
村集体经济在特定阶段虽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整体

发展滞后于农村其他经济成分。农村集体经济收入

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从 2000 年前最高时的
51.3%下降至 2000年后最低时的 30.9%。农村集体
经济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整体呈现弱化、边缘化

趋势，双层经营在很多地方是分多统少[5]，出现了

大量的集体经济“空壳村”，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于

集体层面的份额逐年减少，农民对统一经营的社会

化服务需要和村集体缺乏必要经济条件的矛盾愈

发突出[6]。 
集体经济的发展问题重新受到国家政策层面

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末。1998 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
首次提出要探索和完善农村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

式，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集
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十八大、十九大报告都提

出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2012年以来，连续 7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要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根据《中

国农业年鉴》的农村经济收益数据可知，2011— 
2018年，当年无经营收益村的比重从 52.7%下降至
35.8%，当年有经营收益村的比重从 47.3%上升至
64.2%，但其中有近半的集体经济组织年总收益低
于 5万。可见，20世纪末以来中央出台的支持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农村集

体经济在农村经济结构中边缘化趋势，但现阶段农

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集体经济的发展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

关注，学者们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是发展主体。集体是由分散的

农民组合而成，农民是集体经济发展的主体基础[7]，

但农民善分不善合的小农意识和生产无组织化使

得集体经济发展面临主体缺位状态[8]，进一步制约

集体组织行动能力和集体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乡村

精英向外能够争取政策支持和捕捉市场机会，向内

能够组织生产要素，强大的经营能力使其能有效代

理集体经济发展的主体职能[9]。二是发展客体。集

体资源是集体所有权的客体，是发展集体经济的源

泉[10]，村集体发展与振兴可以从激活庞大的内部

“沉睡资源”入手[11]。三是发展内容。集体经济的

发展内容可从发展方向（集体产业）和发展方式（集

体组织）两方面反映。在把握资源禀赋特征的基础

上通过再造集体经济组织和利益共享的发展方式

来整合村庄“沉睡资源”[12]，以使集体资源融入与

市场需求相对接的集体产业发展方向。四是发展条

件。集体经济的发展条件包括市场条件、地理条件、

政策条件等三方面。县域是城市和农村的连接点，

区域资源集聚性和经济增长极决定了它是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的目标市场。临近城镇、交通便利的村

集体，也就拥有联系外部市场的地理条件[13]。基于

公共属性，农村集体经济需要政府和社会通过政策

优惠、公共服务倾斜、人才培养、社会帮扶等举措，

营造有利于其发展的政策条件[1]。 
可以看出，已有研究较好地阐述了影响集体经

济发展的主体（乡村精英）、客体（集体资源）、

内容（集体产业和集体组织）、条件（县域市场、

交通区位、外部扶持）四大方面和七个主要因素，

为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

在研究视角上，以往学者虽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集体

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但对于影响因素间的关系以

及是否存在因素组合作用于集体经济发展，鲜有学

者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农村集体经济的现有研究

突出表现为以定性研究为主，少量的实证文献也主

要基于统计回归探讨了诸多单一因素的边际价值，

忽视了对农村集体经济建设驱动因素和实现路径

的整合性分析，同时缺乏对多重因素之间替代机制

的系统探讨；在研究对象上，侧重于集体经济发展

的典型案例，个案研究虽较为深入地揭示了集体经

济发展特定模式的多种影响因素，但单一个案研究

也面临代表性不足的固有弊端。 
在复杂组织治理中，“组态视角”被广泛用于

理解组织结果背后的因果复杂性[14]。从组态视角

看，多重影响因素之间是互相依赖的，并且可以通

过差异化的排列组合影响组织结果[15]。基于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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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拟在国家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场景

下，借鉴“组态视角”的研究思想，基于自由发展

理论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整合性分

析框架，通过因素、组态以及替代机制系统探究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生成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将

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受到哪些

驱动因素的影响？哪些因素起到关键驱动作用？

各因素如何通过多元组合实现集体经济发展？在

实现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驱动因素间是否存

在潜在替代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1．理论分析 
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发展》一书中提出发

展的过程就是扩展自由的过程，这种自由发展观与

之前较为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6]。他将

发展的可行能力与贫困结合提出有关贫困的“可行

能力”理论，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发展问题的理解。

可行能力是一个主体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

活动组合，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

质自由。不难看出，阿马蒂亚·森强调把发展看成

一个大系统，各种功能性活动都是构成这个大系统

的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17]。 
根据自由发展理论，发展是具有可行能力去追

求自己认为有价值活动的过程，能力缺失是发展不

足的重要原因。据此可知，集体经济发展不足的主

要原因也是由发展过程中可行能力的缺失造成的。

对于村集体而言，其可以控制或拥有的核心资源要

素包括土地、房屋、资金、人力资本和乡村环境等。

一个村集体之所以陷入边缘化的陷阱之中，关键原

因是其可发展能力弱，或者说将所控制资源要素转

换为持久收入流的可行能力不足。集体经济边缘化，

不仅仅是集体资源的稀缺，更重要的是集体经济发

展的基本能力的缺失，发展不足的真正含义是发展

能力的不足。被边缘化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动员能力、

洞察能力、开发能力、组织能力、交换能力、启动

能力等缺失，或者缺乏获取以上可行能力的机会而

形成的“困境”也是集体经济长期动力不足的诱致

因素。如何将集体资源禀赋和其他不可控的市场、

区位环境等要素结合起来，以创造持久的收入流和

不断积累集体资产的能力，这才是突破集体经济边

缘化困境的治本之策。相较于个人可行能力的“脱

贫”观点，本研究认为可将自由发展理论应用于我

国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脱困”研究，从发展主体、

发展客体、发展内容、发展条件等四个维度构建整

合性分析框架，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

及作用机理。 
发展主体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逻辑起点，集体经

济发展的实质是要保障和实现发展主体的可行能

力，只有通过发展主体，集体经济才能释放发现资

源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如果把集体经济的发展看作

各种功能性活动或功能性要素的组合，那么发展主

体的可行能力越大，集体经济可供选择的功能性组

合越丰富，发展自由度和发展空间就越大。目前我

国乡村社会的快速转型导致了集体经济发展主体

的缺失，影响很大。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乡村青壮劳

动力的持续单向流出，农村发展人才流失严重[18]，

即使有大量外部扶持资源反哺到农村，但由于发展

主体的缺席，集体组织常常不能及时承接和有效使

用这些资源。发展主体短缺和弱质化是导致农村集

体经济迟滞的关键原因，从根本上约束着集体经济

的发展[19]。在农村社会的特定场域内，农户虽是集

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乡村振兴的主体，但其习惯性

的分散状态导致公共精神缺失，与集体经济发展所

需的主体行动能力不相匹配。村庄发展亟须精英发

挥信息能力和组织能力来代理发展主体职能，开展

本地化社会动员行动，盘活村庄的资源要素，带动

村庄成员参与集体经济发展[20]。 
发展客体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先天基础，从集体

产权的所有物目标指向来看，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客

体是一种集合物，具体体现为集体所占有的土地、

森林等自然资源[21]。依照森的自由发展理论来看集

体经济的发展逻辑，资源要素被看作是“被治理”

的对象和经济发展的“客体”，村集体经济组织所

具有的经济权益，取决于所拥有的或可资运用的集

体资源。在缺少集体资源的情况下，村社集体也很

难具有解决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合

算事务的可行能力[22]。因此，集体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于激活农村巨大存量的集体资源，通过“资源变

资产”的农村集体产业规模化和融合化发展，实现

农村集体资源的优化配置[11]。 
发展内容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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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的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当前集体

经济“空洞化”的发展形态是缺乏主要发展内容的

真实表现[19]。经济发展主体短缺、发展资源匮乏与

分散限制了发展内容的可行集，集体经济不得已选

择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导致发展效益低、发展速度

迟滞。组织化的发展方式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集体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必

然选择[23]。集体经济组织化是重建村社集体产权行

使主体的过程，是集体内部以利益机制为纽带吸

纳、整合和综合性系统开发各种资源要素的制度安

排[13]，可以赋予村集体有效对接大市场的可行能

力，并以集体行动的方式适应现代经济产业化、市

场化、公司化的发展要求。 
发展条件指的是组织享有的为了特定目的可

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16]。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

的经济权益，不仅取决于所拥有的或可资运用的集

体资源，更决定于交通区位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等

地理和市场条件所表征着的集体资源可交换能力。

地理和市场条件的交易可达性在村集体获取经济

机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体资源只有与大

市场进行有效交易，其经济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实

现。但在当前村集体“空壳化”和发展主体虚化的

背景下，缺乏外部扶持的、集体资产薄弱的村庄难

以通过内部积累来动员和激发地方民众参与集体

经济的建设过程[2]，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政府

推动和资本带动的外部扶持来赋予内生发展的启

动能力。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24]，并非单

一的边际关系。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自由发展由发
展机会和发展过程两方面构成。集体经济发展分析

需要采取整体和系统的分析思路，在集体资源禀赋

条件既定情况下，集体经济发展需要依靠乡村精英

来代理普通民众，识别集体经济的发展机会，通过

集体再组织化形式将集体资源整合到集体产业的

发展过程。为此，本研究以自由发展理论为依据，

从发展主体、发展客体、发展内容、发展条件等四

个维度以及六项发展能力方面分析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机制。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结果变

量，把体现集体经济发展的四个维度分别具体化为

精英带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组织安排、县域

经济、区位交通和外部扶持 7个前因变量。基于以
上理论分析，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整合性分析

框架（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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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2．分析方法 
前文结合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为的特点，

在文献梳理基础上提出了理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整合性分析框架，接下来笔者拟基于中国知网、网

络、报纸、专著等平台收集公开发表的全国各地农

村集体经济研究的案例材料，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fs/QCA）超越个案的特殊性揭示导致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状况差异的条件组态和作用机制，并通

过对分析框架中多重条件协同效应的探讨，阐释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背后多重条件间的复杂互动本质。 
定性比较分析（QCA）是由美国社会科学家拉

金教授（Ragin）于 20世纪 80年代提出的一种将定
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的基于集合理论的研究

方法。QCA旨在通过案例间的比较，找出因素组合
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回答“因素的哪些组合可以

导致期望的结果出现？这些因素组合是如何影响

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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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发生的？哪一种因素组合起到的作用更大？”

这类问题[14]。定性比较分析被誉为“超越定性与定

量研究的新方法”，弥补定性的个案研究和基于大

样本的定量研究的不足，适用于中小样本的案例比

较研究，能以直观的方式有效处理复杂的多重并发

因果关系。基于案例导向、具有组态分析比较技术

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通过“组态”方式分析和处理

数量有限的复杂案例，由于其交叉性和对条件组合

的详细评估要求，在解释多重并发、非对称、等效

性等复杂因果关系上具有一些定量方法所不具备

的特定推理和精度。同时，由于其针对中小数量的

样本进行跨案例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回归

分析、结构方程、个案研究等传统技术的补充[25]。

“多重并发”“非对称”“等效性”是定性比较分

析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来处理因果关系的创新之

所在。一是多重并发。定性比较分析拓展了因果关

系的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定量分析关于“单个因

素对结果有其各自的和独立的影响”的研究假定，

关注的是多个因素同时出现或者说是以某种方式

整合进而构成某个结果的“因素组合”或“组态”，

研究因素组合或者组态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26]。

二是非对称性。QCA在因素和结果方面为因果分析
提供了一种集合论方法，从系统的研究角度分析影

响因素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方法认为实现结

果的原因有很多组合，因此构建各种因素的组合路

径可以发现导致结果的不同原因。三是等效性。正

是由于定性比较分析关注因素组合与结果之间的

因果关系，一个给定的原因组合可能并不是产生某

个特定结果的唯一路径，其他组合可能也会产生同

样的结果，QCA可以通过识别导致相同结果的那些
不同情境特定的因果路径来评估“多重并发因果关

系”。现阶段主流的定性比较分析法主要有针对二

分变量（0和 1）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
针对定序或定距数据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mvQCA)以及针对某些代表程度或水平的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三种方法。本研究关注的
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水平，相较于清晰集和多值

集两种定性比较分析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通

过多个锚值衡量发展水平，更能符合集体经济发展

水平差异的现实情境。 
与传统定量研究汇报实证处理结果的程序相

似，运用定性比较分析评估集合关系时主要有一致

性和覆盖度这两个测量指标评估因素组合对结果

的经验相关性和集合重要性，以评价某一特定的因

素或因素组合构成了结果发生的若干可能之一被

实证支持的程度。一致性表示与完全的子集关系有

多么近似，被认为是评估因素达成结果的程度，一

致性相当于回归分析中的显著程度（P 值检测），
即某一结果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某一变量存在。覆盖

度则评估了因素或因素组合结果符合实例的“解

释”程度，即因素的适应性，因素和结果之间的配

对程度。当有多条路径可以导致相同的结果时，给

定因素组合的覆盖度可能很小[27]。 
3．变量选择 
（1）结果变量。中央关于扶持和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的政策从“输血式”发展到“造血式”发展

演变，归根结底是关注村集体创造收入的能力以及

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实践中，往往以村集体是

否有收入来衡量是否是“空壳村”，同时在衡量村

集体经济实力强弱时也是以总收入作为衡量标准。

考虑到村集体是全体村民的集体，集体收入最终属

于成员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的发展成果最终需要惠

及全体集体成员，因此本研究采用人均集体收入的

相对数指标，来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2）条件变量。不同地区集体资源差异明显，

平原地区村庄拥有丰富的耕地资源，而山区村庄则

立足林地资源发展山地经济。本研究选择以本村耕

地或者林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人均土地面积）来

衡量村域资源禀赋情况。村域经济发展需要在权衡

本地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区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

发展具有竞争力的本区域特色的产业链条，形成在

较大区域市场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依靠产业带动

探索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因为路径依赖，产业结构

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村域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

高低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村庄发展应突破传统

产业，实现三产融合，拓展社会功能。本研究参照

俞艳霞[28]对产业结构层次的模糊集隶属校准方法，

依据村庄三大产业结构发展的层级特征确定产业

结构层次。如果是传统的种植业，赋值为 0；如果
是特色种养殖业，赋值为 0.33；如果是二产融合（一
二产业、二三产业），赋值为 0.67；如果是三产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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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赋值为 1。在乡村振兴中，农民处于主体地位，
而乡村精英的“头雁”精神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

动力。与客观的带动潜能相比，主观的意识或者意

愿则更容易转化为生产力，本研究对于精英带动采

用双因素法，如果精英个人带动能力强且具备较强

的带动意愿，赋值为 1；如果精英个人带动能力弱
但具备较强的带动意愿，赋值为 0.67；如果精英个
人带动能力强但具备较弱的带动意愿，赋值为 0.33；
如果精英个人带动能力不强也不具备较强的带动

意愿，赋值为 0。乡村振兴的关键是结构性的组织
问题，而非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性资源的总

量问题，发展集体经济的首要问题是建立组织，从

而解决经济活动的承担者和生产要素组合的载体

等根源性问题[29]。如果村集体没有成立集体经济相

关经济组织，赋值为 0；如果仅是建立单一的专业
经济组织，赋值为 0.33；如果建立了多个专业组织
或企业，赋值为 0.67；如果村庄以公司或集团的组
织形式整合整村资源，则赋值为 1。本研究从政府、
社会组织、外来企业三个主体视角，从政策（产业

政策、土地政策等）、资金（项目、补贴等）、人

才（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驻村干部等）等扶持

内容方面来综合考察村庄所受到的外部扶持情况，

如果村庄同时获得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个主体

任意方面的扶持，赋值为 1；获得任意两个主体任
意方面扶持，赋值为 0.67；仅获得其中一个主体任
意方面的扶持，赋值为 0.33；没有获得任何主体、
任何方面扶持，赋值为 0。高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和
独特的区位优势相匹配，建构起区域互联互通的信

息流和物流网，能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减少商业

互动的交易费用。区位上位于省会城市郊区或者交

通上毗邻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主要交通枢纽，

赋值为 1；位于地级市郊区或者交通上毗邻国道，
赋值为 0.67；位于县郊或者交通上毗邻省道，赋值
为 0.33；其他情况赋值为 0。本研究从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所需的产品市场考量，借鉴谢问兰等[30]的研

究采用村所在县域的人均 GDP 作为县域经济的代
表指标衡量市场容量。 

表 1 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设定 
类别 变量名称 衡量标准 赋值 

结果变量 集体经济 
发展绩效 

人均集体收入 

资源禀赋 人均土地面积 

县域经济 县域人均 GDP 

借鉴 Fiss[31]的思想，采用 25、50和 75的分位值作为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完全隶属的三项锚点，
将人均集体收入、人均土地面积、县域人均 GDP的原始数据按照分位值的四个区间分别赋值 1、
0.67、0.33、0 

精英带动 带动能力 
带动意愿 

按照强带动能力强带动意愿、弱带动能力强带动意愿、强带动能力弱带动意愿、弱带动能力弱带

动意愿分别赋值 1、0.67、0.33、0 
组织安排 组织数量 

组织层次 
按照无组织、单一的专业经济组织、多个专业组织或企业、公司或集团的组织形式分别赋值 0、
0.33、0.67、1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层级 传统的种植业、特色种养殖业、二产融合、三产融合分别赋值 0、0.33、0.67、1 

交通区位 区位条件 
交通条件 

省会郊区或者毗邻高速等主要交通枢纽，赋值为 1；地市郊区或者毗邻国道，赋值为 0.67；县郊
或者毗邻省道，赋值为 0.33；其他情况赋值为 0 

条件变量 

外部扶持 扶持主体 
扶持内容 

获得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个主体任意方面的扶持，赋值为 1；有两个主体任意方面扶持，赋
值为 0.67；仅一个主体任意方面的扶持，赋值为 0.33；无任何主体、任何方面扶持，赋值为 0 

 

三、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借助中国知网平台和网络新闻平台搜

集 2012 年十八大以来描述集体经济的案例，共搜

集到 43篇期刊论文、4篇学位论文、153篇村集体

报道、4 本集体经济案例著作，从中整理出 188 个

村集体经济样本资料，在剔除掉 2份信息不全的样

本后，最终收集到了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含 4

个直辖市）的 186个村集体经济案例。考虑到案例 

的覆盖面较广，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本研究选取县域经济发展的 GDP 指标来代表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通过逐一阅读县域政府官网公布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整理地区生产总

值（GDP）。实证部分使用 fsQCA 2.0软件进行跨
案例定性比较分析。 

2．必要条件分析：驱动因素 

本研究按照相应的校准标准对原始数据进行

校准，生成相应的隶属度指标，然后进行比较分析

的实证检验。在利用 fsQCA软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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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后，系统将自动提供复杂方案、中间方案、

简约方案三种解决方案。由于必要条件会在 fsQCA

后续的简化操作中被自动消去，考虑到必要条件的

检验对于说明导致某项结果出现的重要意义，必要

条件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模糊集定性比较分

析要求首先检验必要条件对于全面分析结果是有

意义的。 
根据 Ragin[32]对覆盖度和一致度两个指标的定

义，一致性和覆盖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 )(/)min(=)( iiiii XYXXYyConsistenc ，  

∑∑≤ )(/)min(=)( iiiii YYXXYCoverage ，  

fsQCA 使用一致性和覆盖度指标考量因素和
结果之间的关系，当一致性结果大于 0.8 时，可认
为因素是结果的充分条件。当一致性结果大于 0.9
时，则认为因素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一

致性反映的是因素 X和结果 Y的交集占结果模糊集
合 Y的比例。一般而言，某项因素如果要成为结果
的必要条件，需要通过 QCA 对于结果判定较为严
格的标准，即一致性水平不低于 0.9，而如果因素
作为结果必要条件的一致性处于 0.8 和 0.9 之间，
那么该因素仅满足是结果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覆盖

率表示在结果变量中有多少高隶属度的数据集中

由特定的因素组态表示。换句话说，覆盖率反映了

每个解决方案项（组态）和整个解决方案覆盖了多

少解释结果。通过 fsQCA2.0 软件进行必要条件处
理后得到集体经济的驱动因素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表 2）。 

表 2 驱动因素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占案例 
比例/% 

资源禀赋 0.5695 0.5890 58.9 

精英带动 0.7400 0.7019 70.2 

组织安排 0.8238 0.6819 68.2 

产业结构 0.5837 0.7597 76.0 

县域经济 0.6528 0.6773 67.7 

交通区位 0.5049 0.7440 74.4 

外部扶持 0.3628 0.6383 63.8 
 
根据表 2可知 7个因素的一致性检验结果均低

于临界值 0.9，也即这些因素均无法单独构成解释
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显然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各

因素需要通过联动匹配以组态的形式影响结果。而

由覆盖度对于案例占比的描述情况可知，产业结

构、交通区位、精英带动三个条件变量在整个案例

集合中出现的比重最高，分别为 76%、74.4%和
70.2%，即产业结构、交通区位、精英带动均能够
解释 70%以上的案例结果，满足较高的解释力。内
外要素均不单独构成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

件，进一步说明了定性比较分析“多重并发因果关

系”假定的适用性，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应该综合考

量资源禀赋、精英带动和县域经济等内外因素在多

重并发条件下的因果效应。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各因

素的因素组态来获取关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因果

效应的更多信息。 
3．条件组态分析：实现路径和替代机制 
由表 3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组合结果可

知，影响集体经济的 7个单因素仅有 7组因素组合
的一致性得分均大于 0.80，表示这 7组因素组合具
备较强解释力。进一步分析可知： 

表 3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分析结果 
发展模式 因素组合 原始覆盖率 净覆盖率 一致性 

精英带动×(无)外部扶持×县域经济 0.443 5 0.087 4 0.872 0 市场导向型 

精英带动×区位交通×县域经济 0.313 3 0.003 6 0.915 2 

精英带动×(无)外部扶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 0.276 6 0.007 4 0.906 0 

精英带动×组织安排×资源禀赋×产业结构 0.273 6 0.003 7 0.883 6 

产业发展型 

精英带动×组织安排×县域经济×产业结构 0.099 4 0.007 4 0.891 9 
资源开发型 精英带动×区位交通×资源禀赋 0.223 0 0.003 7 0.911 5 
生产服务型 精英带动×区位交通×组织安排 0.350 3 0.022 1 0.897 9 

 所有组合 0.621 1 — 0.859 6 
 
（1）精英带动是最核心的因素。“精英带动”

这个因素出现在所有满足条件的组合中，这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精英带动”并未达到必要

条件所要求的 0.9 阈值，但该因素却出现在了所有

满足充分条件的因素组合中。如何理解这一看似矛

盾的结果？很显然，未达到必要条件就意味着我们

无法声称“绝大多数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庄都存在

精英带动”，而该因素出现在所有满足充分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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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组合中又意味着不具备“精英带动”条件的村

集体经济很难有较好的发展。农户不善合或合作难

的天然弱点，需要精英人物来替他们识别社会发展

机会。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带头人发挥

“头雁”作用，这种精英所具有的组织能力、市场

洞察力、开发能力等可行能力能够有效改变农村一

盘散沙的发展形态，统筹利用内外资源来牵引和带

动集体经济的发展。 
（2）按照要素组合特征总结，案例的农村集

体经济有 4种发展模式。首先是市场导向型，体现
为“精英带动×(无)外部扶持×县域经济”和“精英
带动×区位交通×县域经济”两种组合。市场导向型
模式是指在精英的带动下依托县域经济寻求集体

经济发展的外部机遇和市场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该发展模式的核心内涵是面向县域市场发展集体

经济。市场导向型的两种具体模式都落脚到以县域

经济为代表的县域市场，区别在于市场导向的驱动

力不同：一种是缺乏外部扶持下被动的市场导向型

模式，一种是基于优越的地理条件主动的市场导向

型模式。其次是产业发展型。体现为“精英带动×(无)
外部扶持×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精英带动×组织
安排×产业结构×资源禀赋” 和“精英带动×组织安
排×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三种组合。该发展模式根
据核心内涵的不同可分为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后向

型产业发展和产品市场基础上的前向型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型的前两组属于后向型产业发展，体现为

识别集体资源的发展机会；产业发展型的第三组属

于前向型产业发展，体现为识别产业发展的市场机

会。因此两者产业发展方向不同：一种是开发产业

链上游资源，一种是利用产业链下游市场。“精英

带动×(无)外部扶持×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精
英带动×组织安排×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虽同为

基于资源开发的后向型产业发展模式，但产业发展

方式不同：一种是缺乏外部扶持下被动地实现对集

体资源的产业开发，一种是依靠内部的组织建设和

资源整合主动地实现对集体资源的产业开发。 
最后两种发展模式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服务

型，分别体现为“精英带动×区位交通×资源禀赋” 
和“精英带动×区位交通×组织安排”两种组合。资
源开发型模式是依靠资源禀赋的区位经济，其与产

业发展型模式的核心内涵虽都包含资源禀赋，但产

业发展型集体经济以发展集体产业为目标，而资源

开发型集体经济一般是采取收取定额租金或入股

的方式让渡资源使用权，交由集体经济组织外的其

他主体开发资源，更多表现为出租资源使用权的

“地租经济”。一般出现在城郊或工商业比较发达

的工业镇，村集体不直接经营或缺乏经营的可行能

力，是特定区位农村融入城镇化的一种资源配置选

择。生产服务型模式是村庄凭借交通区位条件，利

用本集体联结乡村的组织资源优势，通过为农民和

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中介服务或社会化服务，从中分

享合作收益的服务型发展模式。对于大部分农村而

言，受限于资源禀赋和资金，想通过发展集体产业

振兴集体经济比较困难。但是，随着农村各类产业

的发展和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强，一些村集体开始

借助土地管理者的身份优势和村庄社会资源动员

的嵌入性优势，着眼于满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

服务需求，通过组建各类专业经济组织或者公司为

农户和市场主体提供交易过程的中介服务和社会

化服务，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3）存在发展方式转换和发展方向变换两种

替代关系。根据定性比较分析“等效”和“多种并

发”假定，因素组合所构成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原因组态可以实现“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等效作用，

这也表明探究因素间替代作用的可能性。“精英带

动×(无)外部扶持×县域经济”和“精英带动×区位交
通×县域经济”两种组合同为市场导向型发展模式，
“精英带动×(无)外部扶持×产业结构×资源禀赋”、
“精英带动×组织安排×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精
英带动×组织安排×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三种组合
同为产业发展型发展模式，两类发展模式的结果相

同和方向一致暗含替代机制。首先是发展方式的转

换替代。在市场导向型发展模式中，在“精英带动

×县域经济”特定因素组合既定的条件下，外部驱
动因素“(无)外部扶持”和“区位交通”之间具有
替代关系。从缺乏外部扶持到借助区位优势，集体

经济的市场导向发展模式实现了从被动发展到主

动发展的发展方式转换替代。在产业发展型发展模

式中，在“精英带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特定因
素组合既定的条件下，内外驱动因素“(无)外部扶
持”和“组织安排”之间具有替代关系。从缺乏外

部扶持到利用组织优势，集体经济的产业发展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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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从被动发展到主动发展的发展方式转换。其次是

发展方向的变换替代。在产业发展型发展模式中，

“精英带动×(无)外部扶持×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
“精英带动×组织安排×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为代
表的基于资源的后向型产业发展模式与“精英带动

×组织安排×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为代表的基于市
场的前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在“精英带动×产业结
构”特定因素组合既定的条件下，因素组合“(无)
外部扶持×资源禀赋”“组织安排×资源禀赋”和“组
织安排×县域经济”之间具有替代关系。由此可知，
农村集体经济的产业发展能实现从前向发展到向

后发展的产业上下游间的自由转换。 

四、结论与启示 

上述研究借鉴“组态视角”的研究思想，基于

自由发展理论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

整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中国知网等平台收集公开

发表的全国各地 186个农村集体经济研究案例材料

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导致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状况差异的条件组态和作用机制，研究发

现：第一，资源禀赋、精英带动和县域经济等 7个

内外部因素均无法单独构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必要条件，集体经济的发展内生于因素间多重并发

的因果效应。第二、组态分析中有 7组因素组合的

一致性得分满足条件，表示这 7组因素组合具备较

强解释力。“精英带动”出现在所有满足条件的组

合中，说明精英带动是最核心的因素，不具备“精

英带动”条件的村集体经济很难有较好的发展。7

个驱动因素所组成的 7种原因组态构成了解释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体现为市场导向型、产

业发展型、资源开发型和生产服务型四种发展模

式。第三，在特定因素组合既定的条件下，因素间

和因素组合间可以通过等效替代以“殊途同归”的

方式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模式的方式转换和方向变换替代机制说明，通过

要素替代，农村集体经济能实现从被动发展到主动

发展、从前向发展到后向发展模式的转换。 
以上结论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

方面的实践启示：第一，7 个驱动因素均无法单独
作用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因素间协同效应的存在揭

示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这意味着，发展

条件千差万别的村集体可以基于自身已有的内外

部资源条件，在整体视角下着力于多重因素间的适

配，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形成差异化的集体

经济发展路径。第二，因素间和因素组合间的等效

替代说明了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灵活性。地方政府

在制定集体经济发展配套政策时需要注意外部输

入因素与内部因素间的匹配性，以更加开放、包容、

灵活的政策干预方式来促进集体经济内生发展动

力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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